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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已把天空洒满

鸟儿嬉戏在葳蕤的枝叶间

树木的身躯肥胖起来

缤纷夏花让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我的手指摩挲着肌肤柔嫩的夏天

虽然也喜欢其他的季节

但真正张扬生命活力的

还是此时枝繁叶茂的大自然

夏天是一首长诗

蝉声是其中一段精彩的绝句

静坐聆听

那美妙的声音时时萦绕在脑际耳畔

午寐醒来面从容，

隔窗观望日正红。

风扇飞舞送清凉，

陋室犹觉暑气浓。

时令恰逢三伏天，

山原平畴正葱茏。

何妨披衣出门去，

休闲健身郊野行。

太阳还没有升起，微风轻轻吹拂着大

地，我们就早早起床，向滨河公园出发。

我们首先来到上河路口，因为有两个好朋友

也要和我们一起同行。我们几个碰面后，就沿着双

拥路游园那蜿蜒曲折的小路向前行走。突然，一棵大

桃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它枝叶茂密，将长长的枝条伸

向小路。我仔细观察，树上有许许多多的小桃子藏在翠绿

的枝叶间，就像害羞的小姑娘，睁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偷偷

地观察着路过的行人。

双拥路两旁栽种着成排的石榴树。石榴花已经残败，但他们留

恋着往昔繁盛的景象，依然坚强地站在枝头。一颗颗石榴挂在枝叶

间，小的只有核桃大小，大的和我的拳头差不多，有的还是碧绿的，

有的已经变成了红色的，难道他们也知道害羞？

突然我发现一片紫色的植物，我问爸爸这是什么？爸爸回答这叫红

花继木，他们在周围绿色草木的衬托下显得更加艳丽了。

微风拂来，树木沙沙作响，好像在说着悄悄话，又像在唱着欢乐的歌。

紫薇像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身穿绿莹莹的衣服，头上戴着一串串粉嫩粉

嫩的紫花，漂亮极了。翠绿的枝条带着粉色的花儿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好像在

跳着欢乐的民族舞。

在建设路游园，我们认识了萱草这种植物。我原来只知道康乃馨是表达

母爱的花。听了爸爸的讲解后，我才知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萱草才是最能表

达母爱的花。我真想摘一朵黄灿灿的花儿送给妈妈，可是爸爸阻止了我说：

“花儿多美呀，我们应该爱护它，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它们的美。”我

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有点遗憾，但我还是觉得爸爸说得非常

有道理。

在建设路和双拥路交叉口，我们看到了近20名环卫工人正在清

除绿地上的杂草。豆大的汗珠顺着他们的脸颊滴落在潮湿的泥土

中，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汝州的美。

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没有感觉到一丝劳累。

一进滨河公园的大门，就发现了一座凉亭。我们坐在凉亭的长

凳上，一阵阵微风吹来，舒服极了。

我们一边休息，一边欣赏着公园美景。蝴蝶在草丛中飞来飞

去，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唱着欢乐的歌，雪白

雪白的小花在绿叶的衬托下，像一片片柔美的雪

花。

看着这秀美的景色，我的心情好舒畅呀。我拿

起爸爸的手机，播放了一支欢快的乐曲，跳起我刚

刚学会的爵士舞！

旧时的乡间，每到盛夏酷暑，一把结实耐用的老

蒲扇是再寻常不过的物什，上了年纪的人几乎人手一

把，须臾不离。一些农人们习惯把老蒲扇称之为“芭蕉

扇”，其实此扇既不是取材于芭蕉叶，亦有别于真正用蒲草

编的蒲扇，而是用南方一种叫作蒲葵的植物叶子制作而

成，准确的名称应该叫“蒲葵扇”。老蒲扇虽长相粗鄙，却轻

盈耐用，是炎炎夏日农人手中的尤物，用手不释扇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

赤日炎炎的夏日，家里来了客人，进屋一落座，几乎是

在端茶倒水的同时，主人也将老蒲扇递了过来，客人握在

手里轻轻摇着，徐徐的清风凉爽宜人，驱散着一路的风尘

和一身的劳累。

乡谚说“一扇在手，伏天无忧”。在那个没有空调电风

扇甚至连电都没通的乡村夏日里，不管天气热不热，无论

坐着还是走着，老头老太太们手里的扇子始终悠悠地摇

着，一副气定神闲的悠哉和淡然。一把稀松平常的老蒲

扇，虽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也不是说借就借的。朴实厚

道的农人们，一贯信奉“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可偏偏在

扇子恕不外借这档子事儿上较起了真，想来令人匪夷所

思。在老家一带流传着许多与借扇子有关的歌谣，虽然里

面掺杂着不少戏谑和调侃的意味，但却是原汁原味诙谐

幽默的群众语言，基本上是妇孺皆知，老少张口都能说上

几句。“扇子不值钱，管用两三年。要是有人借，趁早躲一

边”“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这些散

落在乡间押韵顺口的民谣算不上雅致，也登不上大雅之

堂，却透着泥土的清新和朴实的韵味，被人们一代代传诵

至今，经久不衰。

一把轻盈质朴的老蒲扇不仅能够扇风驱热，还融入了

诸多民间智慧，被巧妙地赋予了驱蚊、遮阳、挠痒、挡雨、垫

座等多种用途，可谓是“一扇在手，百事无忧”。譬如，驱蚊

是老蒲扇的一个重要用途。静谧安详的乡村夏夜，三三两

两的农人们聚在一起纳凉聊天，即便是凉丝丝的风吹着，

手里的老蒲扇仍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吧嗒

吧嗒可劲抽着旱烟的庄稼人，身子周

围烟雾缭绕，蚊子自然不敢接近，而那些村妇们手里不停

挥舞着扇子，让蚊子无法在身上驻足停留。老辈人说，老蒲

扇上有种特殊的气味，蚊子一闻到就会躲得远远的，即便

扇子握在手里不动，蚊子也不敢靠近。闷热高温的桑拿天，

即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也会热得汗流浃背，身上穿的褂

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些老人别出心裁，将老蒲扇的手

柄别在后裤腰上，高高支篷起褂子，既避免了被顺着脊梁

沟流淌下的汗水洇湿，又便于凉风畅通无阻地钻入衣衫。

老蒲扇还是老人们随身携带的“痒痒挠”，脊梁上发痒了，

将手中的扇子反转过来，手握着扇面，把一拃来长的扇柄

透过领口伸进瘦骨嶙峋的脊背上，使劲挠上几个来回便止

住了痒。庄户人家向来节俭，一把老蒲扇用了多年，已经少

皮没毛破旧不堪了，仍舍不得扔掉，顺手丢在灶房的土锅

台上，生火做饭时用破扇子往土锅台的灶膛里扇风。旧时

凡是上了年纪的乡间男子一律剃成光头，酷暑夏日下地干

活或者出门办事，头顶必有麦秸草帽遮阳，而那些老太太

们没有戴草帽的习惯，炎炎烈日下出门走路，通常将手中

的老蒲扇挡在眼前用以遮阳。夏天的天小孩的脸，说下就

下，农人们在地里干完活，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天空中突然

下起了小雨，他们不慌不忙将手中的老蒲扇遮在头顶，充

当雨具。农人们下地劳作，有时候还要带着无人照看的幼

童，孩子玩累了躺在树阴下睡觉，大人便将老蒲扇置于头

下当枕，据说虫子闻到老蒲扇的气味就不敢靠近；在外面

纳凉席地而坐时，老蒲扇还可以垫座当墩儿等等，可谓是

一扇多用，奇妙无穷。整整一个夏天，村里的老头儿老太太

们几乎手不离扇、扇不离身，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赶集赶

会，不管是纳凉聊天，还是生火做饭，一把老蒲扇朝夕相

伴、形影不离。老人们闲暇无事喜欢在村子里转悠，碰到几

个对脾气的主儿，找个凉荫厚的地方席地一坐，手里的老

蒲扇有紧没慢地摇着，嘴里“东街柿子西街梨南坑蛤蟆北

坑鱼”地扯着。直说到倦鸟归巢，落日西挂，牛羊入圈，鸡鸭

进窝，才慢悠悠地站起身，拍打掉身上的草梗，摇着各自的

老蒲扇回家去了。

从入夏到入秋，一把老蒲扇陪伴着土里刨食的农人，

扇不离手，手不离扇，摇落了太阳，摇醒了夜晚，摇来了丝

丝缕缕的清风和一村庄的月光，摇出了恬淡悠闲的慢生

活。时至今日，随着空调、电扇的逐渐普及，不管是城市还

是农村，已经很少有人靠轻摇蒲扇消暑降温了。老

蒲扇和许多老物件一样，已经渐行渐远，淡出了人

们的寻常生活。那些在旧时光里浸润过的

老蒲扇，已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在

我的脑海中历久弥香，亘古不变。

夏日蒲扇拂清凉
□梁永刚

夏日即景
□上河小学三一班 吴依彤

夏之绝句（外一首）
□王永宾

夏日偶成
走笔

含英

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

———三毛《岁月》

那天拿起一个变蛋准备吃，在去掉包裹着变蛋的那层石灰时，变蛋和

地面接触的瞬间，我的手停顿了，思想飞速回到了一段岁月。

因了一个变蛋，怀念起一段时光，是有原因的。小时候的我生活在乡村

里，那是一片自由自在的天地，是一段无拘无束的时光。放暑假的时候，正

是天气最热的时候，这样的季节集市上卖有很多变蛋。我和一个已经记不

起名字的小伙伴，把变蛋外面的石灰皮剥下来，浸泡在红色钢笔水里面（她

的爸爸是老师，所以家里有红色钢笔水），过了几天，我们的“指甲油”就做

好了。我们美滋滋地涂上自制的指甲油，并不介意能保持多长时间，也不在

意石灰对手指的伤害。我们在乎的，只是一个过程，是乱涂乱抹的乐趣。

在乡下，从我家到南边集市的路上，种着很多“瑙宝花”（音）。从前年

起，在清华苑后面的曲圣苑公园里就经常见到那些花，问询百度才知道了

它的名字———蜀葵。每逢夏季，蜀葵开得格外灿烂。红色的、粉色的、紫色

的，那些花儿个头很高，生命力旺盛，簇簇团团的。童年记忆里，蜀葵是除

了石榴花、夹竹桃、大丽花和月季外，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花儿了。

星期天和周末，我们穿过村子，来到那片苍翠的竹林中，挖小竹笋，在

竹林中寻找一种小果子，我们叫它“黑老鸹眼”。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它的

名字叫“龙葵”。未成熟的“黑老鸹眼”是青色的，成熟后是紫黑色的，吃起

来甜甜的。颜色和味道都像极了现在的高端水果———蓝莓。

至于田野里那些“蛇莓”“灯笼萢”“野豆荚”，也常常是我们顺手牵羊

的对象。

村子的北面主要是群众的田地，那些年的麦收季，大概是几代人记忆里

挥之不去的。在我还没有足够的劳动能力去帮助父母收割麦子的时候，我的

主要任务是打打下手，把地里割过的麦子堆到一起，再去捡起那些散落的麦

子。

村子里唯一的一条小河，带给我和小伙伴们太多快乐。夏季来临，像

野鸭子般扑腾在河中的我们，凉爽、惬意、自由欢快！

密布在河流附近的炼焦场很多，捡“煤核儿”的孩子们通常衣服和手

上、脸上都沾满了黑煤，小河也成了洁净面容的场所。那些长在河岸边的

“茅草根”，用铲子挖出来洗干净，白色的，一节一节的，咬上一口，甜甜的

味道溢满口腔。

我把那些土路称之为“会呼吸的路面”，是为了和水泥路面、柏油路面

相区别。雨后的乡间小路和校园，泥水混为一谈。盼望天气放晴的日子里，

玩泥巴不失为一种打发时间的好游戏。刺激和趣味，不亚于现在孩子们玩

的“大富翁”游戏。

盛夏，知了不停地叫着，院子里那棵老榆树下，是爷爷的竹床。他通常

拿了一把芭蕉扇，身穿白色褂子，躺在那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也是：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偶尔，我也会在竹床上休憩，却又迷迷糊糊地

听到鸟儿在耳边叽喳。正像宋朝苏舜钦《夏意》里写的那样：“别院深深夏

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院子里有一口并不太深的水井，爷爷用绳子系了竹篮，篮子里放着西

瓜、黄瓜，冰凉的井水浸泡后的瓜，吃起来凉甜解渴。

学校附近的池塘，夏天里荷花盛开，虽然达不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的场面，却也是我眼中的乡村美景。夏夜里，池塘蛙声不

断，消暑的人们、嬉戏的儿童，交谈声、呼喊声、蛙鸣声，交织成一曲动听的

音乐，回荡在耳边，回荡在梦里，回荡在心中。

那些渐行渐远的单纯日子，可以望见背影越拖越长的那时的自己，那

是远去的时光和心情。

那些夏的回忆
□兰晓辉

深处


